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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
时刻怀抱父母心

9月 26日，海南省皮肤病医
院暨海南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的
大楼里，医护人员和患者一如既
往地来来回回穿梭着。没有几个
人知道，这一天是在抗战时期自
愿参加中国革命事业的著名美国
医生——马海德的生日。

原名乔治·海德姆的马海德，
祖籍黎巴嫩，1910年9月26日出
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一个炼
钢工人家庭。1933年获得医学博
士学位后，为了考察当时在东方流
行的热带病，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上海，由此也开始了他在中国55
个春秋忘我奋斗的人生历程。

1958年夏天，以中央皮肤性
病研究所顾问的身份，马海德带领
着中央皮肤性病防治队从北京来
到海南岛，开展性病和麻风病的防
治工作。后来在中日友好医院工
作的范廉洁曾是当年从北京随行
的防治队中一名医护人员，他在回
忆文章《马海德大夫在海南》中说，
当时来到海南岛的目的是要对海
南黎、苗族地区的麻风病进行流行
病学调查防治，并为海南培养一支
专业的防治业务骨干队伍。

防治队的第一站是海口市的
秀英麻风病院。范廉洁还记得，
马海德带着全队的医护人员去为
住院的患者检查，“当时我们都是
初次接触麻风患者，因此都按照
隔离要求，头戴消毒帽，身穿隔离
衣，戴上口罩和手套，穿上隔离
靴，全副武装才到病区。五月的
海口天气十分炎热，我们这身打
扮不久就全身被汗湿透，回来后
隔离靴中可以倒出汗水来。有一
位女护士曾热昏在现场。”

但是，面对麻风病人，马海德
的着装与范廉洁他们不同，只穿
了一身工作衣，不戴手套口罩，也
不穿隔离靴。

马海德的这一“与众不同”给

跟随着他学习的海南学员们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曾有15名海
南医专应届毕业生接受了马海德
的培训，今年78岁的李庆兰是其
中的一位学员。他说，那时世俗
的目光对麻风病人是歧视和恐惧
的，就算是专业的治疗医生和护
士，每次接触病人都是全身裹得严
严实实的只剩下眼睛露在外面。
可马海德不同，他只穿一身白大
褂，一身普通医生的装扮，甚至连手
套都不戴就与麻风病人握手，在给
麻风病人做检查时甚至把病人的脚
放到自己的腿上仔细观察。工作结
束后，马海德就按正常程序用肥皂
给自己的手和身体进行消毒。

马海德用自己的言传身教给
了跟随着他的医护人员，以及海
南年轻的学员们一个概念：麻风
是传染病，但是只要预防得当就
不会感染。范廉洁说，我们看到
马大夫的实际行动，对麻风的恐
惧感逐渐减轻了，慢慢地也就不
再全副武装了。

而马海德和蔼亲切又不避忌
的态度，让病人的内心感受到了
温暖。在秀英麻风病院开展工作
的最后一天，为了表达对马海德
及防治队的感谢，院里的麻风病
友们特地化妆上台表演了一出地
方戏曲。听不懂方言的范廉洁并
不知道当时患者们表演的是粤剧
还是琼剧，但是，“我看马大夫那
样聚精会神地在看，在听，虽然我
知道他听不懂，因为我也听不懂，
但我想他是沉浸于看到麻风患者
载歌载舞又回到了正常人一样的
生活中，而感到莫大的慰藉吧！”

为师
严于律己律学生

在秀英麻风病院完成工作
后，马海德带着防治队和学员们
深入到海南岛的黎族、苗族村寨
中，开展麻风病的普查工作。虽
为领导和老师，当下到条件比较
艰苦的山区时，马海德从不要求
特殊待遇，他与学生、工作人员同
吃同住同劳动。

学员朱文皓还记得，有一次

在乐东普查工作快要结束时，因
台风暴雨的袭击公路桥被冲坏
了，汽车不能通行，为了及时转点，
整个防治队就背着行装冒着烈日
整整走了两天赶到崖城。行走时，
穿着“海陆空”鞋（一种用汽车轮胎
制作的鞋子）的马海德健步如飞，
坚持不肯坐牛车，那股劲头连年轻
的小伙子们都自叹不如。

范廉洁至今对当年海南地区
的蚊子印象深刻，“我们睡在黎族
同胞的茅屋中，又闷又热，蚊子又
多，晚上虽然有蚊帐也防不住，一
夜挥扇不止，直到下半夜两三点
才能睡一会儿。”尽管休息不好，
已经年近五旬的马海德，第二天
一早和防治队的队员及学员们一
样，同时起来开展工作。“他穿个
背心短裤，脚上套双拖鞋，带领我
们在一个村寨检查数日后，又转
移到另一村寨，不知疲劳完全忘
我地工作着。”范廉洁说。

防治队的普查工作开展得细
致又认真。范廉洁还记得，有一
次防治队和学员们来到了深山之
中的一个麻风村逐个为患者做检
查，结果马海德发现其中有好几
名叠瓦癣患者被误诊为麻风而留
在了麻风村中。经确诊排除后，
这几名患者对马海德医生连连道
谢之后，高兴万分地离开麻风村
回家去了。当时马海德就深有感
触地说，‘多么需要有经验的医师
来为麻风病防治工作服务啊！一

次误诊，就可能断送人家的一生，
甚至全家的幸福。”

正是出于这种责任感和迫切
感，马海德在平时的业务学习和体
检过程中，对学员们的要求特别细
致。“病历书写要仔细，体检时连一
小片皮损或某些微小的体征都不能
轻易放过。”马海德的这些教诲深印
在王弗彬等每一个跟随上课与学习
的学员们的脑海里。马海德在教学
和医疗上的严格要求，使在防治队
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教育。在短短
的三个多月中，这15名年轻的海南
学员学习到了许多以前在学校都学
不到的知识与品格。防治队工作结
束后，这15个人都留在了海南工
作，分布在全岛各地，成为海南皮防
战线上的一支骨干力量。

情牵
始终关心海南麻风

病防治工作

虽然结束了在海南的工作，随
后又继续在国内其他地区开展性
病和麻风病防治工作，但马海德对
于海南防治工作的进展始终关心。

1980年代，因健康原因，马海
德曾几次前来海南三亚休养。虽
然是在养病，可对于群众的健康
问题，马海德始终关注。期间，在
当地卫生部门的安排下，马海德
曾与其他国际友人多次到鹿回头
周围的黎村里，挨家挨户对当地
村民的居住、用水、防病治病情况
进行考察，还主动给黎族同胞检
查身体。1984年，马海德又一次
前来海南三亚疗养，疗养期间，
马海德还在已在海南各市县皮
防部门工作的学员的陪同下，
到琼海、文昌、海口等地的麻风
病医院看望麻风病人，指导工
作。听说马老来了，学员李庆兰
等特地赶到三亚与老师见面，畅
叙20多年前的师生之情，“马海德
老师很关心海南的麻风病防治工
作情况，反复询问。他又再三要
求我们坚持向社会灌输一个概
念，即麻防工作最困难的问题是
宣传工作，要向党政领导宣传，向

医务人员、麻风病工作者、病人、
群众宣传，把麻风病可防可治不
可怕的概念告诉给每一个人并让
他们接受。”

马海德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到中国消灭麻风病。为此
晚年的他不顾自己身患癌症，一
直顽强坚持工作，直到生命最后
一息。马海德的夫人苏菲关于其
丈夫的回忆文章中曾记录了这样
一个片段：在病危的时刻，他还要
求我为他读全国各地寄来的有关
麻风的材料和信件。有一次，我念
一封信给他听，是广东省一所麻风
病院的患者联名写给他的，反映他
们一个月只有12元生活费，天天
吃白饭，连下菜的盐水都没有。我
念完信以后抬头看见眼泪在他的
眼圈里转，看得出他既伤心又气
愤。他让我立即起草致广东省叶
选平省长的一封信，请他妥善处
理。这时他正发着高烧，用颤抖的
手在信上签了名。其实此刻他的
病情已经非常危急了。

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
北京逝世，终年78岁。消息传来，
李庆兰等人悲痛无比。直至今

天，谈起恩师马海德，这批在海南
皮防战线工作奋斗了一辈子的医
者仍然抱着无限的崇敬，他们说，
老师的品格、精神将永远活在我
们每一个人心里。

如今，马海德挂念的海南麻风
防治工作已经颇有成效。“现在海
南的麻风病患病率已由1965年的
0.69‰降为如今的0.007‰，即10
万人中只有0.7个患者，仅为当年
的1%。”省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防
治科科长许玉军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历史上由于卫生环境等原因，
海南属于全国疫情高发地区，发病
率、患病率均居全国前列，经过积
极防治，麻风病如今得到有效控
制，已实现基本控制流行的目标，

“正是有了马海德医生，有了继承
其理念的老一辈海南皮防工作者
们，在几十年‘皮防’工作中坚持对
海南全岛进行了细致的基层普查，
大量地切断了传染源，才取得了今
天这样的成绩。”

中央电视台一套的黄金
时间刚刚热播的电视连续剧
《历史永远铭记》，讲述了著名
国际友人、美国医生马海德在
经宋庆龄介绍到陕北苏区进
行医疗考察后，在毛泽东等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和苏区群众
的感召下，毅然放弃美国优越
生活留在延安，用高超医术支
援中国抗日战争，在新中国成
立之后又克服重重困难帮助
建立我国卫生医疗体系的感
人故事。从荧幕上，海南的观
众可以获知，战争年代，马海
德在枪炮的硝烟中冒着危险
救 治 了 一 位 又 一 位 伤 患 。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马海德
立 即 申 请 加 入 中 国 国 籍 。
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卫生
部顾问，帮助新中国创建起了
医疗卫生体系，特别是在麻风
病的防治上倾注了其后半生
的全部心血。但少为人知的
是，这位马海德医生，曾亲自
率领医疗团队来到海南，对全
岛的麻风病的防治开展了一
系列工作，同时，又为海南培
养了一批皮肤病防治的业务
骨干。最终，这种当时人人谈
之色变的疾病得到了有效的
控制。马海德医生的贡献，历
史永远铭记，海南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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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马海
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卫生部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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